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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开均比我年长7岁，我叫他“开均”，
他叫我“老同学”。这大概应该反过来，让
他来直呼我的名字，让我来提醒他比我

“老”。我们却都不思改正，我一直保持着
对他的那一份随便，他一直保持着对我的
那一份稳重，就这样一直叫到今天，他还
真把我活生生叫“老”了。

我们是师范学校的同学。1977 年，我
初中毕业，推荐上高中的梦想落空，务农
没多久就参加了突然恢复的招生考试，被
我们县师范学校录取。那一届学生来自3
个县，分了两个班，我年龄最小，还有同学
比我年长10岁。如今，两个班的同学退休
后在成都生活的有一二十个，我们隔三差
五聚会，也就不分一班二班了。

开均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却不同班。
他在生产队劳动的时间并不比我长许多，
入校以前一直当着民办教师，因此一身书
卷气，说话做事都慢条斯理。一天，他把
写好的一篇文章用毛笔字在全开白纸上誊
写出来，张贴到了教室外面的墙上。我那
会儿稚气未脱，正暗地里拿他的老成持重
做榜样，他却突然之间脱颖而出，锋芒毕
露，白纸黑字，疾风横雨。他的那个举动，
当时在我眼里无异于文章公开发表。那以
后，七年过去，我的小说处女作在文学杂
志公开发表。那个成长起来的七岁，好像
是开均预留给我，好让我一路追赶过去。

现在，我对开均说，要是没有当年他那
番意气风发的激励，我可能还会沉睡下
去，文学梦就不会做得那么早。他那篇文
章写的是生产队里的事，我却只记住了一
个词。这个词是“闷大”，家乡土话，和“更
大”的意思差不多。我们离校以后，都各
自经营各自的人生，目标各有各的“闷
大”。我们都从小学教师干起，开均在县
教育局招生工作岗位退休；而我的文学之
路，从书写生产队里的事起步，直到退休
之前，才从书写乡村转入书写城市，尽管
我已经在成都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几年。

开均并没有走上文学这条路，这让我
为他遗憾，也为他庆幸。我知道，他有了
一个秀外慧中的贤内助，有了一个出类拔
萃的好儿子，并且有了从事招生工作这样
能够一展家国情怀的稳定岗位，该有的一
切好像事先约好一样都来了，文学自己都
会识趣地告退。谁不知道写作是一件苦差
事呢？既然惬意人生该有的都有了，那些
名那些利那些位，放下就放下，不争就不
争，还要怎样呢？我如今才过上这慢悠悠
的松闲日子，他不知在几个七年之前就过
上了。

我却也知道，开均不单是把他那一身
书生意气保留下来，也并没有把他的文学
梦连根拔起。他内心深处有一块自留地，
那是专门用来务文学的。他一直关注着我
写作的动静，差不多是我写多少他就读多
少。我的一些精短之作，甚至刚写出来就
发给他。他给我的电话鼓励，那差不多就
是一条热线。他还把他对我作品的理解诉
诸文字，形成精准而深邃的短评，在包括
纸媒在内的各类平台传播。事实上，他也
一直在写作，成绩不俗的是填词，多有发
表。他的毛笔字在校园那墙壁一展风采之
后，如今又在蓉城一家酒楼登堂入室，自
然是越写越好了。

开均和我都是吃过苦的人，我们却
有一个共同的“嫌嘴”：都不吃藤藤菜。
那是因为，我们读师范时，那上顿下顿的
藤藤菜实在是把我们吃伤了。然而，那
却是一个别样的回味，因为那“藤藤”，把
我们 3 个县两个班一直缠着绕着连着，
至今未散。

去潜溪书院。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已经转了很多年。
2020年底，我完成了一本关于杭州书院

史话的著作，“去潜溪书院”的意愿就越来越
迫切了。

我无数次在线上“去”潜溪书院，是为了
给线下的“去”做准备，或者说做铺垫。我相
信，线上的“去”越多，铺垫的基础越扎实，我
就会站得越高，在线下“去”时看到的东西，
就会越全面而清晰。

2024 年 11 月 27 日下午，当我终于在线
下去了潜溪书院后，我确定，我看清了一个
循吏而兼儒者的内心、看清了一个遗产继承
者的务实精神，也看清了一个群体传灯不灭
的时代风尚。

我“去”过那么多回潜溪书院，从没有和
故华阳知县、潜溪书院倡建者安洪德正面遭
逢。他总是留给我一个忙碌而疲倦的背
影。两百多年，他只需要稍微定一个神，或
者转一个身，就会和我迫切而热辣的追寻眼
光正面相遇。

我想象过很多回，见他第一面说什么
话。谢谢您！会不会太客套了？大恩不
言谢，我这样开口，会不会错过更好的交
流？出于尊敬和爱护，或者请他坐下来歇
一歇？

当我在华阳安公广场看到他的时候，初
冬的成都正被暖阳沐浴着，周遭的人和物，
都呈现出一种被照拂的慵懒。

只有他，高举左手，似乎正在进行讲
演。我无意打断他激情昂扬的讲演，但我从
内心里已经确定，我早先准备好的那些话现
在全无用处。此刻，我只需做一个真实的记
录者，从他的手势、眼神和调度全身参与的
激情里，记录下他袒露的内心：

我没有前贤张载“横渠四句”那么远
大的抱负，但我有对自己的期许。无论是
在华阳，还是绵竹、绵州，我干得最投入、
最深入也最有成效的事是办书院、兴教
育。我始终有一个不息的信念，自文翁化
蜀，石室开基，我们这些后来人，就要把书
院的薪火传下去。循吏？这千秋之后的
评价太高，我受之有愧。但我不介意你们
称呼我为一个坚定的儒者。“儒”字何解？
我高度认同这个阐释：那些为了民众的需

要，成为民众及时雨的人。潜溪书院，是
成都人民的需要，也是成都人民的及时
雨。我作为儒者，做了这件事，我很满足，
也很自豪。

循吏，儒者。这两个身份确乎是我以前
“去”潜溪书院没有体会到的。现在，它们在
安洪德身上融而为一了。

我离开安公广场，往潜溪书院走去。
这个地方现在位于双流区华新下街

555 号，和我曾经“去”过的、位于成都市中
心梨花街的潜溪书院隔了20多公里。后者
如今已经杳无遗迹可寻，只留下了一个遗
产继承者和他迁建潜溪书院的历史记录和
口碑言传。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高学濂到华阳
任知县时，潜溪书院已经积累下86年的办学
历史了。

很遗憾，我在潜溪书院并没有看到高学
濂的雕像，但这并不影响我在看到他的历史
档案时，“听见”他埋藏在心底的话：

活在安公的高名之下，不能说没有压
力。我和他面对的时代困境是不一样的。
当初，潜溪书院以宋濂祠为基础兴建，为

的是让安养乡及近郊的生徒有书可读。几
十年过去，随着生徒规模的日益增大，便
显现出了当初选址偏陋的弊端，士绅们建
议选址城中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安
公遗产的继承者，我有责任从实事求是的
角度，考虑潜溪书院迁址重建的问题。我
们不能把这样的问题再留给后来的继承
人。对士绅代表们一致同意择址重建的结
果，我并不意外。这个结果只是让我再一
次见识到蜀人在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的
远见卓识和团结一心这些可贵的品质。至
于后来选址梨花街、筹措建设资金等等难
题，就无足道了。

不要把我和安公相提并论，也不必为我
塑像。如果潜溪书院历史里还能有我高学
濂一点记录留下去的话，我顶多算一个比较
务实且合格的遗产继承人，如此而已！

遗产继承人。我一边品咂着高学濂的
总结陈辞，一边走进下午近2时的潜溪书院。

与其说它是书院，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巨
大的图书馆——教化功能如溪中之水，潜于
无形。连读书声都是在心里发出的，诸生们
曾经非常强劲的吟诵韵律，变成了读者轻轻

翻动书页的时代韵律。如此，这样的“与其”
和“不如”，也并会觉得唐突，甚至会觉得理
当如此。

我问工作人员：书院有多少册藏书？
工作人员告诉我：近10万册，都是附近居民
捐赠的。为保证捐书的源流不断，书院对
借书者设置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前置条件，
即需要先捐书才能借书，捐1本书可以借阅
的时间是一个月，捐 12 本就可以借阅一
年。这样书来书往，人来人去。知识的化
育功能，也如溪中之水，潜于无形。这样的
教化方式，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时代的革
新。这意味着，每一个捐书的人，都可以为
书院山长或师者；而每一个来此读书的人，
都可以是书院的生徒。捐书者与借书者的
互为师者和生徒，正是这个时代书院复兴
的最好模式之一，也是一个群体传灯不灭
的时代风尚。

我放弃了找一本书在这里坐下来静静
读一会儿的念头。

我急于走出潜溪书院，是想尽快告诉那
些和我一样因“看不清”真实的历史而对某
些关键的人物产生误解和轻视的人们，以及
那些对传统书院感兴趣的同仁们：假如你们
对“书院复兴，时代何为”这个问题还没有找
到信服的答案，假如你们对地方官能否同时
也是一个纯粹的儒者还持有怀疑，那么，最
有必要且最有价值的行动，就是——

去潜溪书院！

去潜溪书院
□庞惊涛

宋濂画像

潜溪书院旧址（原宋濂祠），今不存

同窗
□马平

首先看一下双流取名“双流”之前的历
史。

古蜀国有“三都”：新都、成都、广都。《蜀
王本纪》言：“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
都。”据专家考证，说的是古蜀国开明氏第九
代国王开明九世将都城从广都樊乡迁到成
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广都樊乡在
今天的华阳一带。

汉元朔二年（前 127 年），汉武帝置广
都县，隶益州蜀郡（《华阳国志·蜀志》）。
另有说为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 285 年）
建置。

隋仁寿元年（601年），为避太子杨广名
讳，隋文帝将广都县改名为双流县，隶益州
蜀郡。

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的《元
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载：双流县，次畿，北至
府四十里。本汉广都县也，隋仁寿元年避杨
帝讳改为双流。因以县在二江之间，仍取蜀
都赋云“带二江之双流”为名也。

左思是西晋文学家，其《蜀都赋》完成于
太康元年（280年），此时距蜀国灭亡（263年）
才17年。《蜀都赋》从内容看，其实不仅是写
成都，而是描写了整个巴蜀的山川、物产、风
俗情况。但文中“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
重阻”一句中的“二江”所指为成都的“二
江”无疑。

那么，当时成都有哪“二江”呢？这就涉
及成都的建城史。

成都有记载的建城史是在开明王朝被
秦国灭亡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公元
前311年，置蜀郡成都县，秦惠文王派张仪、
张若规划修筑成都城，史称“秦城”。虽然修
了9年才完工，但城不大，《华阳国志》载：“成
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

公元前 251 年，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太
守。《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
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这是“二江”最
早的记载。

到了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就直接
点明了“二江”，秦时蜀郡太守李冰创建都江
堰工程，“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
（捡江，也写作检江，后又称流江），明确指出
“二江”就是郫江与捡江。

这里的“郡”实指郡治，就是蜀郡都城成
都（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城市）。其时，郫江绕
成都西面、南面，与其南边自西而东的捡江
在成都东南处相汇合流，成都的水流布局形
成“双过郡下”格局。

这样的水流布局自秦汉到三国两晋南
北朝，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隋朝蜀王杨秀
曾扩展构筑成都城垣，仍然是二江“双过郡
下”，成都城在二江以北。

一直到唐朝末期，高骈担任剑南西川节
度使期间，才改变了这种局面。因南诏多次
侵入内地，数度扰蜀，乾符三年（876年），高
骈上书请求广筑成都罗城（外城），获唐僖宗
批准。据说当年八月动工，十一月功竣，仅
耗时96天，这也是成都城首次用砖石建造，
成都有砖城的历史从此开始。据王徽《创筑
罗城记》载，成都城周二十五里。高广各二
丈六尺。在建筑罗城的同时，高骈为了加固
成都的防御功能，“遂作縻枣堰（今九里堤）
转内江水从城北流，又屈而南与外江合”，改
昔日两江并流的局面为“二江抱城”的格
局。高骈新开的河叫“清远江”，也就是今天
的府河。府河绕成都北面、东面后与锦江
（即捡江、流江）在合江亭汇合。这样的格局
直到今天未再改变。

所以，左思《蜀都赋》中，“带二江之双
流”一句中的“二江”，应该是指当时的郫江
和捡江，也就是今天的府河与锦江。只是，
府河的走向自唐末高骈筑罗城后，从流经
成都西面、南面改道成流经成都北面、东面
了。府河的上游是柏条河，锦江的上游是
清水河，再往上是走马河。两条河均属内
江水系。

两条流经成都的河流，又不在今天的双
流境内，怎么会与“双流”扯上关系呢？这就
要从广都县的地域管辖说起。

造成后世对“二江”与“双流”关系不清
楚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古代的地图不
够详细精确。受技术手段限制，古代的地
图一般只画到郡（州）一级，县一级范围就
很模糊。

广都县置于西汉元朔二年（前127年），
据蜀中知名学者刘咸炘考证，汉晋之广都的
县界，“北据成都，西据江源，南据武阳，东南
据牛鞞、资中”。唐代未修筑罗城之前，广都
县的管辖范围北端直达成都城下，“二江”自
成都西北进入广都县境“双过郡下”，在合江
亭汇合后，又东南向贯通汉晋广都县域。正
因为“二江”流经广都县境内，后来改名时取

“带二江之双流”句中的“双流”也就顺理成

章，自然无碍了。
1940 年 12 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

到双流考察古迹，写有《双流游记》。他在
文中也提到这个问题，并做出了解释，他
认为“当时的广都县实跨今华阳、双流两
县境”。

“二江”源于李冰“凿离堆”，自然属于内
江水系，如今流经双流区的金马河与杨柳河
均系岷江的外江，绝对不会属《蜀都赋》中的

“二江”。而江安河，虽然是内江，也在华阳
二江寺与府河交汇，却与成都城区相距甚
远，不符合“双过郡下”的情形。所以，这3条
河均与“双流”无关。只有府河与“二江”渊
源颇深。

二江蜿蜒奔流，两千年已成云烟。行政

区划数度调整，以今天双流境内的河流来对
应“二江”，无异于刻舟求剑，按图索骥，永远
也无法探索到历史的真相。

无论是古时的郫江、捡江，还是今天双
流的金马河、杨柳河、江安河、府河等，都是
这片土地上的血脉，它们共同滋养着天府土
地上的子民，润泽出“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
和暖胜三秦”的天府之国。

郫江、捡江如两条巨龙护佑着“都广之
野”绵延千年，航空枢纽双流国际机场助推
双流经济腾空飞跃。历史与现代，自然与人
文，在这里交织融合，和谐共生。二江静流，
千帆竞发，双流传奇，瑰丽之花。

“双流”，诗意轻灵，大江东去。
“双流”，古蜀厚韵，向天而生。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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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二江之双流
——“双流”指哪两条河 ？

□刘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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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都沃野阔，蜀地洪荒平。

千年双流韵，二江绕古城。

“双流”名字的出处，我们知道是取自左思《蜀都赋》

“带二江之双流”。但“双流”指的是哪两条河？却说法

不一。有的说是金马河与杨柳河，有的说是江安河与府

河，还有的说是成都的府河与锦江。到底是哪两条河？

作为一个双流人，笔者觉得有必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